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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认知革命、深刻重构人类社会存在方式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的本质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冲击与追问。静态的、实体性的、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观，在经验趋于碎片、工具理性

膨胀、关系联结弱化以及创造潜能窒息的境遇中日显局促。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

其“生成即存在”“关系先于实体”“创造性发展”的本体论主张，为系统性重思当下的教育本质提供

了深刻的理论基石。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不应局限于知识的数字化传递，而应回归并更新为“人

之创造性自我在关系网络中的持续生成过程”。这一过程以培育能与人工智能体进行批判性对话、创造

性综合与伦理性共治的“过程性主体”为根本取向，终极目标则在于让受教育者能在技术的浪潮中实现

有深度、有责任感、有人文价值的生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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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era in which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sparking a cognitive rev-
olution and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very nature of human society,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scrutiny.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education—static, substant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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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 on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nstrained in a context 
where experiences are growing fragm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expanding, relational con-
nections are weakening, and creative potential is being stifled. Alfred North Whitehead’s process 
philosophy, with its ontological tenets of “becoming is being,” “relationships precede entities,”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provide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systematic rethinking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today.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the digital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but rather return to and be reconceptualized 
as “the continuous process of the creative self’s emergence within a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This 
process is fundamentally oriented toward cultivating “process-oriented subjects” capable of engag-
ing in critical dialogue, creative synthesis, and ethical co-governanc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
tities. Its ultimate goal is to enable learners to achieve profound, responsible, and humanistically val-
uable personal growth amidst the tid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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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11 月，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发布了第三代的聊天生成式预训练转换模型(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 GPT)，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大语言模型带到大众面前，引起强烈反响——

人类进入 AIGC 时代。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的出现，预计将彻底

改变社会以及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方式，可以被应用于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行业[1]。生成式

人工智能介入教育领域，引发的不仅是教学工具的变革，更是对“教育何为”的本体论追问。现有研究

多从后人类主义探讨人机主体边界、从现象学关注具身认知，本文则以过程哲学为视角，既不固守实体

主体，也不走向主体消解，聚焦关系网络中的创造性生成，形成差异化理论路径。 
传统教育观基于一种实体主义本体论，认为学生是等待被填充的“知识容器”[2]或“白板”[3]，其

本质是预先确定的、被动的接受者；知识是独立于认识者、客观存在且已完成的“真理”或“事实”的

集合，如同摆在那里的物品，是静态的、实体的；教育则被视为将这些客观的知识“实体”，从教师或

书本这个“仓库”里，完整、准确地“转移”或“复制”到学生这个“容器”中。可想而知，这种实体

性思维，必然重视知识的结果，从而传授各种科目的知识成了现代教育的目的，却忽视了学生的自我创

造过程[4]。尽管这一教育本质观一直备受批判，在理论上被反复解构，但其仍然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影响

着当下的教育实践。当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教育领域，且开始被广泛应用后，其无形

的影响被彻底揭露出来。首先，它的使用导致了经验的碎片化，学习过程中频繁的页面跳转与信息切换，

不断将学习者的注意力从深度思考中攫取出来，破坏了认知的连续性，沉浸式思考被对零散刺激的即时

反应所替代。其次，它带来了一种以计算、预测和效率最大化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生成式人工

智能用最短时间实现了最大知识传输量，学习者在运用时不自觉地就忽略了过程中的沉思、试错、无用

之用与偶然性带来的深层价值；学习被简化为可采集、分析的行为数据，教育质量被简单等同于量化指

标的提升。再次，教育中真实且有人文价值的人际关系与人机关系，被弱化、工具化、虚拟化，导致共同

体精神的衰落。最后，上述的一切影响共同抑制了学习者的原创性思维和突破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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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趋同与创新乏力。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 年)的过程哲学，以

其“生成即存在”“关系先于实体”“创造性发展”的本体论主张，为直面这些困境、系统性重思当下

的教育本质，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基石。基于过程哲学，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应被重释为“人之创造

性自我在关系网络中的持续生成过程”，旨在培育能与人工智能进行批判性对话、创造性综合与伦理性

共治，具备人文价值与生命自觉的“过程性主体”。 

2. 理论：过程哲学核心范畴及其教育意涵 

2.1. 过程哲学的核心范畴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英国思想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提出了过程哲学

[4]。过程哲学的核心主张是“现实即过程”，反对将世界视为由静态、孤立实体构成的集合，转而强调

一切都是变化发展的、一切都是内在联系的[5]，认为每一现实事态是由先前的、现实的和后继的关系构

成，纵向的时间关系和横向的空间关系构成了呈现的现实事态[6]。怀特海指出一个实际存在物的生成方

式构成了这个实际存在物是什么，即它的“存在”是由它的“生成”构成的[7]；对一个实际存在物进行

的、把它分解成为其最具体成分的第一次分析，揭示了它应当是一种由各种摄入组成的合生，而这些合

生都是由它的生成过程产生出来；并且，一个实际存在物通过发挥与它自己有关的功能，就可以在并不

丧失自我同一性的情况下，在自我形成过程中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即在创造过程中把不连贯性转化成

为连贯性[8]。这种“生成即存在”“关系先于实体”“创造性发展”的过程哲学思想影响深远。此外，

除了批判西方思维中的实体，怀特海还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实体性思维下现代教育存在的弊端[7]。他的教

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认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思维，并主张教育

应该成为一种运用知识的艺术[9]。 
需要强调的是，怀特海所指的“现实事态”是世界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并非静态实体，而是在时间

关系与空间关系中不断合生的过程。“摄入”并非被动接收，而是主体对他者的选择性吸纳、情感体验

与意义融合，是现实事态生成的基础机制。“合生”则意指多元要素熔铸为新颖统一体的创造性过程，

是过程哲学的核心原理。 

2.2. 人工智能时代过程哲学的教育意涵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范畴，为理解一般教育过程、课程的性质等提供了理论指导。在人工智能深

度介入教育的当下，它仍可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审思与再阐释教育本质的关键理论工具。 
第一，过程哲学的“摄入”观。传统教育观中的“摄入”是学习者作为一种“容器”，被动接收老

师、书本灌入的知识的过程。而过程哲学的“摄入”并非被动接收知识，而是学习者在关系网络中对信

息、他人、人工智能进行选择性吸纳、批判性判别与意义内化的主动行为。这种观念下，生成式人工智

能不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一个能主动生成复杂符号、模拟思维的准他者。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

必须发展出新的“摄入”能力：如何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能激发真知的问题、如何甄别其输出内容的

真实性与价值偏见，以及如何将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引子”而非直接搬用的“结

论”。这一过程强化了学习者的能动性与判断力，使经验建构从被动接收转向主动的、审慎的深度思考

与意义协商。 
第二，过程哲学的“合生”观。传统教育观中学习被视作一种“复制”，即学习者把老师讲授的或

者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复制到自己的脑海里。而过程哲学的“合生”观认为学习是“合生”的过程，即

学习者将摄入的信息、自身经验、情感体悟熔铸为独一无二的新颖统一体，是不可复制的个性化意义创

造。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即刻间为学习者提供海量信息的背景下，学习者更需要具备这种超越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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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逻辑、融合个人情感与判断的新颖统一的创造性综合。这样哪怕每个学习者给出的答案在字面上相

同，但其内心的理解路径和情感色彩也绝不相同。 
第三，过程哲学的“事件”观。传统的教学观认为教育是“流水线”，企图用标准化流程培养出符

合标准的人。而过程哲学“事件”观主张教育是由无数“现实事态”(教育事件)构成的动态过程，每一事

态都由人际、人机、环境多重关系共同生成。每个“事件”都是一个独特的际遇，由特定时空中的师生

关系、问题情境与互动质态共同定义。人工智能的嵌入，使得“教育事件”的发生场域从固定的物理教

室扩展至虚实交融的、人机共在的“混合关系网络”。每一次人机对话，都被视为一个不可复制的“教

育事件”。这些“事件”的关系性空前复杂，包含了人际、人机等多重互动。教育的艺术在于有意识地

设计并引导这些“事件”，使其不再是离散的碎片，而是能促进深度“摄入”与高阶“合生”的关键契

机。 
以上对过程哲学关键概念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深度解读，为审视碎片化如何干扰“摄入”、工具理性

如何扭曲“合生”、关系简化如何贫瘠“事件”奠定了坚实的分析基础。 

3. 审思：人工智能对教育过程的冲击重塑 

前述人工智能时代所凸显的经验碎片化、工具理性膨胀、关系疏离与创造性危机，并非彼此孤立的

表象，而是共同指向了教育过程本身的深刻窄化、简化。过程哲学提供的“摄入”“合生”“事件”等

核心观点为揭示这些困境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分析框架，为系统审视人工智能对教育过程的冲击与重塑提

供支撑。这一审视意在思考技术的负面影响何以从根本上扭曲了教育的生成性本质，同时又为何内在地

蕴含着革新教育过程的潜能。 

3.1. 从碎片化接受到批判性对话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信息过载与交互碎片化，正将摄入简化为一种被动、浅表且

离散的应激反应。以高校课程项目式学习为例：一名同学在撰写一份项目立项报告时，不断地向生成式

人工智能提出零散、割裂的问题(如“如何定义项目目标”“列举可行性分析的三个维度”)，并频繁在对

话窗口与资料页面间切换。其注意力被人工智能生成的海量、即时的信息反馈持续切割。虽然表面上该

同学快速获取了看似准确的答案并填充了报告框架，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中断了其对项目内在逻辑、潜在

风险与深层价值的连续性追问。在此场景中，“摄入”是机械与被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只是被当作提

供信息的高效工具，而学习者则被简化为经验碎片的收集者，而非意义的主动探索者。然而，技术实际

上也可以赋能更深层、更具对话性的摄入。同一位学生在初步思考该项目后，将项目构想中尚未厘清的

核心矛盾与模糊假设提交给生成式人工智能，并给出明确指令：“请基于这些矛盾点，模拟一位持反对

立场的学者，对该项目的核心逻辑提出最强的批判性质疑。”此时，人工智能生成的并非可以照搬的答

案，而是激发深度思考的引子，学习者必须全神贯注地摄入这些模拟的批判，辨析其论证逻辑，评估其

反驳效力。这一过程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从工具提升为可以进行意义协商的“准他者”，从而将学习者的

“摄入”从被动接受推向与智能体进行主动、审慎的批判性对话。 

3.2. 从模仿组合到创造性综合 

2025 年 10 月 18 日，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在北京举办。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会上发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5)》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 5.15 亿人，

较 2024 年 12 月增长 2.66 亿人，用户规模半年翻番；普及率为 36.5% [10]。然而，很多使用者不知不觉

就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产生了深度依赖，这种依赖正悄然侵蚀教育中至关重要的“合生”环节，

使其降格为对既有模式的模仿与技术性拼贴。例如，一名参加创意写作比赛的同学，将写作主题、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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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输入给生成式人工智能，随即获取一个完整的文章大纲乃至段落初稿。他后续的写作就只是在这个

框架上进行局部修改和词汇替换。最终的文本或许流畅合规，但实际上它是算法对海量文章学习后的重

组，缺乏来自学习者自身的独特生命体验、情感张力与想象力突破。这样的情况中，学习者只是一个依

照现成版式工作的“裁缝”，而不是“设计者”。反之，如果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位为思维碰撞的伙伴，

那么在它的帮助下可能可以催化出一次超越既有模式、真正内化个人经验与体验的创造性“合生”。同

一位参加创意写作比赛的学生，他并未向生成式人工智能索要完整的故事，而是首先挖掘自己内心的独

特感受，再将这个感受作为创作内核输入给生成式人工智能，并给出高阶指令：“请不要生成完整故事，

而是基于这个核心感受，提供三种不同哲学或美学视角下诠释这种感受的隐喻，同时，分别构思一个能

强烈体现这种情感的反传统情节。”随后，学习者结合自身情感，与人工智能生成的创意原材料进行内

在对话与协商，“合生”出两者的“新颖统一体”。在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学习者从“裁缝”蜕变

为真正的“设计者”。 

3.3. 从关系疏离到共同体生成 

具身学习强调认知过程根植于身体活动[11]。虚实融合、人机交互可能稀释传统课堂中具身共在的丰

富关系，削弱共同体情感与伦理体验。例如，在一门主要依赖人工智能学习平台的在线课程中，学生的

学习轨迹被简化为登录、点击、提交、接收自动化反馈。学习者与教师的互动局限于事务性问答，与同

伴的交流多是碎片化的帖子回复。这一过程，虽然存在信息的交换，但缺乏具身共在的情感共振、即时

深入的辩论以及基于共同挑战的协作体验。“教育事件”被压缩为离散的数据交换节点，其赖以生长的

丰厚关系土壤趋于干涸。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技术也能在具身学习中扮演“知觉延伸”与“情境建构”的双重角色，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能够营造沉浸式学习环境，使学习者在虚拟空间中通过身体动作理解抽象

概念。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观点指出技术可以“抽身而去”，融入学习者的知觉经验中，形成“(我–技术) → 
世界”的具身关系，即在学习过程中，技术的设计应追求“透明性”，使学习者能够专注于学习内容而

非工具本身[12]。例如，利用混合现实(MR)技术在一个虚拟历史遗址中共同调研。此时，人工智能不仅提

供背景资料，更化身为——“虚拟原住民”或“历史学家”，接受小组的实时采访与质询。学生们在与

人工智能角色的互动中，与同伴也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言语协作、手势交流与情感共享。这个“调研事件”

由人际协作、人机对话、人与虚拟环境互动多重关系交织而成，催生了仅靠书本或教师单向讲授无法实

现的集体洞察与共同体认同，重塑了教育的互动本质。 
人工智能对教育过程的冲击，本质上是计算、效率、控制的技术逻辑与生成、关系、创造的教育逻

辑之间的深层博弈。技术既可能加剧教育各环节的简化，也蕴含着教育革新过程的潜能。在教育实践中

自觉运用过程哲学的生成性智慧，能引导技术超越工具理性，服务于人的创造性生成，进而为从根本上

再阐释教育的本质提供不可或缺的理论洞见与实践依据。 

4. 阐释：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本质的新阐释 

面对人工智能引发的教育本体论危机，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不仅提供了批判的透镜，更指引了建构的

方向。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应从静态的知识传输，批判性地再阐释为一种能抵御简化、引导创造

性自我在人、机、环境交织的关系网络中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维度。 
首先，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学习如何与人工智能及其他智能体进行深度、批判性意义协商的艺术。

当人工智能成为关系网络中的“准他者”，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习者能与之进行批判性对

话的能力，而非寻求现成结论。这种教育，旨在抵御信息的碎片化“摄入”，将学习转化为一种在关系

中进行意义建构的连续性对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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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在与人工智能的协作中，实现超越既有信息、达成新颖性统一的创造

性实践。人工智能虽然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却无法替代教育、替代教师的关键作用。人师与机师

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一种“双向赋能、双向进化、双向超越”的共生共长[13]。因此，教育必须

引导学习者建立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学习与评价思维，不再将有限的精力消耗在凭借低阶思维就能

完成的简单任务中(信息的获取与复制)，而是积极参与高阶思维活动(创造性综合) [14]，推动教学评价目

标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与素养的提升[15]。这种教育，促使学习者将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作为“摄入”的

原始材料，融合自身的经验、情感，对其进行转化、整合与升华，最终产出具有个人印记与新颖性的成

果。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扮演了处理复杂性、提供可能性的协作者角色，而学习者则是作为把握方向、

进行最终创造性综合的主体，在根本上重塑了教育在技术时代的实践形态。 
最后，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培育对技术应用负责、能参与塑造智能生态的伦理主体过程。通用大

模型的兴起以及在教育行业的快速渗透，引起了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和教育教学形态的更替，也加剧了

伦理安全风险[16]。所以，人工智能的深度嵌入，要求教育必须包含对其社会性与伦理性的回应，即迈向

一种“伦理性共治”的实践。其目标，绝非简单的风险规避，而是建立一种基于“共生智慧”的文明新

范式，在技术能力与人性价值的永恒张力中，引导学习者学会寻求动态的、负责任的平衡[17]。这种教育，

不是一味抵触、拒绝技术，而是在与技术的共同进化中，坚守并焕新那些使人成为人的基本价值，从而

在技术浪潮中守护教育的伦理底线与人文价值。 
在过程哲学视域下，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引导人在复杂关系网络中，通过批判性对话、

创造性综合与伦理性共治，持续实现自我创造性生成的动态过程。其最终指向培育能意识到自我始终在

人际、人机、环境网络中持续生成，并能主动维护与优化这些关系的主体；具备与多元智能体进行批判

性对话与反思能力的主体；在不确定中保持开放，善于在复杂信息中进行创造性综合的主体；对自身行

为及所用技术的社会伦理影响保持敏感与责任感，并积极参与健康智能生态构建的新型主体，即“过程

性主体”。 

5. 总结 

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刻介入，将静态、实体性的传统教育观置于存在论危机之中，

凸显了经验碎片化、工具理性膨胀与创造性窒息等时代困境。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生

成即存在”“关系先于实体”与“创造性发展”的本体论主张，为回应此危机提供了核心的理论基石。

借助“摄入”“合生”“事件”等关键范畴对上述危机进行审视，揭示了人工智能对教育过程的双重性

塑造：既可能扭曲教育的生成性本质，同时又蕴含着革新教育过程的潜能。基于此，人工智能时代教育

的本质得以被再阐释。它应从知识的传递，转向引导“人之创造性自我在关系网络中持续生成”。这一

过程性本质具体化为三重实践：促进批判性对话、引导创造性综合、培育伦理性共治，旨在培养具有关

系自觉、批判智慧与责任担当的“过程性主体”。最终，教育的根本方向在于超越对技术的工具性应用，

转向构建“生成性学习生态”，使教育在技术浪潮中守护并促进有深度、有责任感、有人文价值的生命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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